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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次高等教育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主体的学科背景，来探讨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参
与或缺失，进而反思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，政治学家、经
济学家、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相继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舞台，而往往缺少教
育理论工作者的身影，显示出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危机。
对这一问题，潘先生感慨道，“说实在的，你所提到的第一次、第二次与第四次
教育政策制定，教育理论工作者没有起到作用。更早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、
院系调整等，都是政府部门的操作，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参与其中。到扩招政策制定
时，理论工作者有一定程度的参与，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经济学家。《国家中长期
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～2020年）》的制定，教育理论工作者才较多地参与
了。”从潘先生的话语中，也可以看出老一辈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理论工作者所肩
负的社会责任的忧患和喜悦。
三、余韵
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只有“闲暇”的沉思才能发展人的理性。我们更倾向于将这种
“闲暇”理解为思想的自由而非无所事事。学术沙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“闲暇”，
其间既有家庭与学校的温馨，也有学术的严谨。在沙龙里，每个人都可以围绕讨论的
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，求同存异，相互启发、点拨。
加拿大幽默散文家兼大学教授斯蒂芬•利考克在《我见之牛津》里谈到，牛津导
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，向他们喷烟。被系统地喷烟，喷了四年的学生，就
变成了成熟的学者。一个被烟熏透的人，就能说优雅的英语，写优雅的英文，其优雅
的风格是靠任何其他方法都学不到的。这也就是所谓的“熏陶”吧。梅贻琦先生也曾
说：“学校犹水也，师生犹鱼也，其行动犹游泳也。大鱼前导，小鱼尾随，是从游
也。从游既久，其濡染观摩之效，自不求而至，不为而成”。沙龙里的交流就是一个
“喷烟”和“从游”的过程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在不断的“喷烟”和“从游”的过程
中，一个个“成熟的学者”成长起来，那些从这里走出去并在不同岗位上履行着各自
责任的高等教育学人，便是 好的见证。
